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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曼陀林的營養餐}

通往另外一方。 及科技的講師。由於父親亦 鏡頭 ， 更不用說對焦了 ， 最

我的作品沒有刻意隱藏 是一個充滿創意的攝影師 ， 後 ， 我成功地拍到- 一扇

任何一方 ， 它們都是大動作 白從嬰兒時代，就和攝影結 打開的門。

的其中一部份 ， 就像那面百 下不解緣一一成為父母及其 一九八二年，我舉家飛

掉下來的獎牌:觀想能估計 它親屬的專用摸特兒。自我 到德國的Staufen 作數月的

到獎牌掉 I~ 來的情形 ， 就像 :H 生後﹒父親因為瑣事太 IJ、住 ， 在這期間，我從一個

一個文盲翩看字典無異，前 多、漸失去了攝影的興趣 ， 世伯處得來了一部一九三五一

先有著對字的感覺﹒然後主:~~ 更把他的保卡相機送了給朋 年的徐卡小型相機。當我打

過學習程序達平.認織的境 友。 聞機背時 ， 嚇然發覺里面竟

界。 -九七四年，我們舉家 有一筒遠年曝了光的菲林 ，

移居到瑞士 ， 仍然記得我在 當然，稟面的影像亦隨之消

生平簡介 九歲的那 4年，給父親強迫 失。同時 ， 日子久了，我亦

我於」九六九年 H~生於 .J:\i;拿著相機拍照 ， 當時實在 對千來卡的相機瞭如指掌 ， 其

德闕 ， 父親當時是給甘于曆史 不知l所措 ﹒ X不知 l怎樣調校 中紹過不少灰心失望 ， 亦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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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了不少菲林，自然，今時 操作。

今日的我已有很多部相機， 另一個攝影因素，就是

但那部侏卡仍然對我那麼深 我在文法學校時， 一班高年

刻，就是睡著了仍記著怎樣 級同學組織了一個攝影研討

攝影 世界

會，逢星期三晚累會，這變

成了我在學的最大吸引。其

實，那時我年紀實在太小

了，好在學長們都不介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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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he Royal Water music

況且我還遲了頭半年哩!那

時我們只集中在黑房中的練

習，如 i中晒黑白或彩色照片

等 。我們的導師是個很有經

驗的攝影師，他好像對所有

黑房技倆都知得一清二楚 。

數月後，光輝不再，由

於我們須移居至奧地利， 這

課程就無疾而終 ， 不能再參

加了 。有疑難就只好參看有

關書藉﹒因此我閱覽了不少

攝影專刊 。

同一時間，我開始學習

靜物攝影﹒父親很支持我的

學習，常常以家中的小物

件 ， 一起作不同的佈置 ， 拍

下來，再檢討不同的拍攝效

果 。 而且我們常造訪一些舊

建築物，從中發掘新的竅

用花 。

在學校中，我常被形容

為..那個帶著相機的傢伙.. 。

一次又一次我在老師及同學

們不為意時拍下他們的動

態，常令到他們忍口袋不禁。

而其中的一些作品亦在奧地

利的當地報紙中刊登。

一九八七年念完中學，

我就在Bas le 及Berne學習法

律，最後我終於成為律師:

但對攝影的熱誠始終未滅，

我不停的參看書籍，雜誌及

展覽等 ，更有興趣的是攝影

史及著名攝師的生平、風

格 。

雖然我還在準備我的博

士論文， 但在同一時間，我

還有多個攝影計會IJ ，和一些

攝影書刊的約稿 。

今次的一組靜物攝影是

經過長時間籌備的成果。 開

始的時候，苦無靈感，但它

們都能突然在適當的時候出

現 o 我於是都將它記下來，

再拍成影像 。

我最欣賞的攝影家包括

Arman , Kertesz, Edgerton , 

Halsman及Grames ﹒但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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